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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6. 天人感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者姓名：許輝程

	1、試以「法天而立道」和「災異譴告」兩方面，說明董仲舒「天人感應」說的大要。
2、請根据《春秋繁露、實性篇》，分析董仲舒的人性論觀點，然後加以評論。


	1.

在董仲舒的思想體系中，他是從陰陽五行的相互作用去解釋儒學，把現象界的相互影響，看成是一種精神性的感應或上帝意志的體現，認為世界的變化是有目的、有意識的，天不僅主宰著自然界，也干預著人世間的社會生活。在董仲舒的「天人感應」說中，他相信天人之間存在著某種尚不易被人們所認識的聯繫，基於以往經險所得及人副天數的規律，天人之間在資訊上、感情上都是能夠相互溝通的。「天人感應」說其中的兩種含義，一是「法天而立道」，即人君受命於天，其法取象於天。另一是「災異譴告」，即人君觀天之災異譴告，以作自身之反省。兩者都有約束君權的作用。
 

所謂「法天而立道」，即主張君主對於人民「溥愛而亡私，布德施仁以厚之，設誼立禮之」。董仲舒說：「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，必有春夏秋冬。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，必有教化。」他把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混同起來，認為天人可互感，故法天象而立人事，乃是順天理而行聖人教化之正道。他又說：「天志仁，其道也義，為人主者，予奪生殺，各當其義，若四時；列官置吏，必以其能，若五行；好仁惡戾，任德遠刑，若陰陽；此之謂能配天。」天立聖王在於彰顯天之仁德，天子乃天之子，其道在於教化萬民，故喜怒必當義乃出，如寒暑必當其時才發。德厚於刑者，陽多於陰也，為政而任刑，乃逆天而行，非王道也非天道。故人君任德遠刑，乃是法天而行天道，治世之本。
 

所謂「災異譴告」，即認為君主逆天，不行德政，就會激起天的震怒，出現各種災異現象，如水災、旱災、火災、地震、日蝕、月蝕等，天以災異示對國君的譴告和懲罰，故應加以重視。董仲舒說：「天地之物，有不常之變者，謂之異，小者謂之災。災常先至，而異乃隨之。災者，天之譴也；異者，天之威也。譴之而不知，乃畏之以威。凡災異之本，盡生於國家之失，國家之失乃始萌芽，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，譴告之而不知變，乃見怪異以驚駭之；驚駭之，尚不知畏恐，其殃咎乃至。以此見天意之仁，而不欲陷人也。」董仲舒認識到皇權的至高無上性，要使皇帝尊天保民推行仁政，必須屈君而伸天，也就是以人隨君，以君隨天，借天象以示儆，使人君有失德時，知恐懼而有所修省，這種天譴災異，更有效地使人君任德遠刑。


	2. 

董仲舒根据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，將陰陽觀念引入人性論，提出了自已的學說。他所謂性，乃是自然之質，自生已有而不加學習的，與荀子所說的性相類似，但卻有濃厚的天命觀。其人性論含有三個意義，首先他認為人之性情是由天賦予的，生來已有善惡之分。「今善善惡惡，好榮憎辱，非人能自生，此天施之在人者也。」其次是以陰陽言善惡，即人同具陰陽之情性，亦同具善惡之特質。「身之名取諸天，天兩有陰陽之施，身亦兩有貪仁之性。」最後出於對政治的要求，他認為民性之善惡是受政治環境的影響，因而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。
 

董仲舒指出，人雖生而具有性、情兩種品質，但每個人的性與情的比例是不相同的。他依据孔子的「惟上智與下愚不移」和「中人以上可以語上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」的思想，把人性分為三品，即一種是生而情欲極少，善端極多，不待教而能為善，叫做「聖人之性」。一種是生而情欲極多，善端幾乎沒有，經教化也難為善，叫做「鬥筲之性」。一種是性仁情貪相混的「中民之性」，即有善亦有惡，但可經教化而把善端釋放出來。從嚴格意義說，「聖人之性，不可以名性；鬥筲之性，又不可以名性；名性者，中民之性。」「中民之性」含有仁之善性，只有通過教化才可將性之善質變為現實之善性。
 

董仲舒指出「善，乃教化之所然也，非質樸之所能至也」。他所著重的性是「中民之性」，是就普通人之質而言之，善質是人自生下來已有的，但人不知怎樣存養擴充之，故雖要聖王的教化指引，才可叫做達道稱善。他比喻說：「善如米，性如禾；禾雖出米，而禾未可謂米也。」如要把人性中的善質轉變為現實的善性，是要依靠受命於天的聖王。他說：「性有善端，動之愛父母，善於禽獸，則謂之善，此孟子之善。循三綱五紀，通八端之理，忠信而博受，敦厚而好禮，乃可謂善，此聖人之善也。」董仲舒認為孟子言性善太廣闊抽象了，他認為善是要經過道德的規範與修養，是要配合後天的情況，盲目無知的善不可再稱為善。因此他要進一步強調聖王的教化，從而使人民遵循三綱五紀的道德規範。
 

董仲舒說：「今謂性已善，不幾無教而如其自然，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；且名者性之實，實者性之質，質無教之時，何遽能善。」很明顯董仲舒所以強調性未善，需要聖王的教化，主要是以統治者的角度而言。他又說：「性者，天質之樸也，善者，王教之化也，無其質，則王教不能化，無其王教，則質樸不能善。」董仲舒相信人性有善惡之質，才符合陰陽的規則，要聖王施以教化才可達至善的效果。這是他個人的體驗及對社會觀察的結果，含有相當合理的根据，也可視為對心性的突破性探索。漢代的儒學從始至終都是和現實政治掛勾的，不可視為純學術思想，在大一統政治趨勢下，思想行為也要統一起來，儒學心性論也必然會受到政治環境的拘束。後儒對董仲舒的人性觀有很多批判，認為是粗陋與附會之說，正因忽視了其時代背景。
(完成於辛巳年季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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